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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菲菲进入桃源酒馆的时候，场
子里已一片人海。DJ震耳欲聋，滚筒
灯照耀下的红男绿女猜拳喝酒，谈笑
风生。九点刚过，舞台屏幕上桃花
纷飞，映入眼帘。在一片粉色幻影
中，美人手执飘带，在空中翩翩起舞，
引来场下一片欢呼。开场舞结束后，
DJ再次响起，摇滚歌手上阵，蹦迪正
式开始。吧台上的客人三五成群，
鱼贯而入。不一会儿，舞池里便盛满
了人。

台下顿时空荡起来.程菲菲紧紧
地拽着酒杯，孤零零地坐在那里。耳
环许久不带，有些沉重。丝袜烂了一
个小洞，特意拉到脚踝处。几年前买
的黑色小礼裙穿着有些凸显身材
了。粉饼和口红放久了，涂上有些不
服帖。

美女，一个人？身着西装的男人
朝她走来。

程菲菲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回答。

而男人就势坐在程菲菲对面。
男人说这个世界上每个灵魂都

很孤单。
男人还说夜很美，要把握当下。
男人看程菲菲只点了柠檬水，还

要给她倒酒……
桃源酒馆在夜幕笼罩下忽明忽

暗，仿若长了一双眼睛。
每天下班一回家，儿子便伸着小

手，咿咿呀呀地跑向妈妈。喂奶、做
饭、刷碗、拖地、洗衣服，哄儿子睡
觉。时间在程序式的忙碌中一天天
流逝……

壮，你说桃源酒馆里面是啥样的
呢？忙碌了一天的程菲菲躺在床上

若有所思。
管它啥样呢，这哪是我们这种

人能消费的。听说一个台位要三百
块呢！

我们是哪种人？三百怎么啦？
又不是出不起。程菲菲抬高了声音。

三百可以买一百斤大米，六壶
油，两袋尿不湿，一桶奶粉；是我们一
个星期的菜钱，两个星期的汽油钱，
三个星期的水电费，另外我们还有房
贷、车贷、装修贷……壮壮认真地盘
算着。

跟你生活真没意思。程菲菲语
气里带着哭腔。

菲菲，你怎么在酒馆？壮壮端着
果盘，坚定地站在程菲菲面前。

老公？程菲菲一脸惊讶。
男人识趣地走了。
你不是该在单位值夜班吗？程

菲菲质问。
我还问你呢？打扮那么妖娆，想

干啥呢？
跟踪我，有意思吗？
是老天眷顾我，指引我来拆穿

你的。
你不肯带我来，我自己来还不行

吗？我为这个家那么辛苦……说完，
程菲菲嘤嘤地哭了起来。

别 哭 啊 ，瞧 瞧 我 给 你 买 什 么
了。大壮一股脑从包里翻出各种小
零食。

都是你爱吃的。我专程从超
市买的，比这里买要划算。酒吧推

出 49.9 元的单身套餐。我跟同事
换 了 班 ，想 准 备 好 了 再 给 你 个 惊
喜。没想到你不请自来。大壮愤
愤地说。

单身套餐？你还想单身呢？程
菲菲急了。

不是，是只有单身才能享用这个
优惠。大壮解释。

两人正争吵，有个经理模样的人
朝着他们的方向走过来。单身套餐
是不是只能一个人享用？程菲菲紧
张地说。

心虚个啥。我们就假装偶遇不
行吗？再说酒水已经给我们了。难
道他收走不成。大壮胸有成竹。两
位看起来真般配，这瓶香槟免费送给
二位，祝两位平安顺遂，百年好合。
经理笑眯眯地说。程菲菲羞红了
脸。壮壮也不好意思地笑了，连忙起
身跟经理握手道谢，并坚持要付费。
可经理却说：今天是平安夜，这瓶酒
就送给二位了。你给我的啥惊喜，是
惊吓好不好！经理走后，程菲菲把刚
没吵完的架又续上。

这酒还喝不喝了？大壮拿起酒
又重重地放下。

喝，不喝白不喝。还没尝过香槟
啥味呢！程菲菲一把夺过来，给自己
倒了满满一杯。

第二天，程菲菲便因胃疼进了医院。
躺在病床上的程菲菲感慨道：看

来酒馆那种地方真不是我们这种人
能消受得起的。

偶 遇
陈惊鸽

我出生的那年农历闰三月，姐姐
说就叫“闰三”吧。

小时候调皮。小学三年级，我悄
悄把名字中的“闰”字改成了“孕”，教
我语文的老师 50多岁，花白头发，瘦
高个儿。有天在课堂上拿着我的作
文本，刚念出前面的“丁”字，就没再
往下念了。老师用手轻轻扶了扶老
花镜，对着我的作文本瞅了一会儿。
又慢慢地把老花镜往鼻子底下拉了
拉，微微低下头，眼睛从眼镜上框紧
盯着我，笑眯眯地问：“丁孕山，你什
么时候怀孕了？”

教室里响起一阵巨大的哄笑声。
回到家，我把一本“新华字典”翻

了个底朝天。将“孕”改成了现在这
个“运”字。

在工厂的那几年，隔个礼拜要上
几天的夜班。零点一过，我就去食堂
吃夜宵。夜宵品种不多，只有面条和
包子，粉条、肉皮馅包的包子好吃，几
乎人人都爱。每次，包子一出笼就被
一抢而空。食堂因此规定每个人只
能买两个。那时候我的饭量大，一口
气能吃上七八个。包子的个头不算
大，两个包子和一碗面条根本填不饱
肚子。轮到我，炊事员就开始喊，两
个，两个，多了不卖！两个加两个不

正好是四个吗？我把餐券扔到炊事
员面前，一手抓起四个包子，一手端
碗面条转身就走。

刚走出两步，炊事员便“哎哎”
地喊，我懒得理他。反正我是掏钱
买的。

好啊！丁远山，别以为我不认识
你。你等着，明天我非去厂部告你。
叫你不守规矩，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旁边几个正在吃夜宵的人，转脸
莫名其妙地看着我。我抿着嘴还是
忍不住笑。我说，你告“丁远山”没
用。要告，你就去告“丁运山”呗——
燃料分厂的。

前不久，我因身体不适去了医
院。CT、胸透、彩超加心电图，还有各
种化验，忙活了一整天，终于住进了
病房。第二天一早，医生领着几个实
习生径直走到我床头边，问我，你是
10床丁远山吧？有哪里不舒服？

我哪里都不舒服。
怎样不舒服？
我不叫丁远山。请你们帮我查

一下，是不是信息登记错了？
一个实习生连忙弯下腰查看

床头卡。医生慢条斯理地翻了翻
自己手里的病历夹，歉意似的对我
一笑。

我 说 我 叫 丁 运 山 ，是 运 气 的
“运”，山峰的“山”。

出院后的第三天，朋友阿祥为我
摆了“去晦宴”。他还带来了一个新
朋友叫大伟，我们仨找了个既典雅、
又富有异国情调的茶餐厅。浪漫唯
美的场景，精致的美食，让人觉得，人
生一切都是这样的美好。

交谈中，我得知大伟是个行家，
会看相，会取名字。在前府街上有自
己的门面，有点相见恨晚的感觉。

大伟告诉我，有什么需要帮忙尽
管说。我递给大伟一张自己的名
片，随口问道，一个人的名字可不可
以改？

名字是不可以随意改的。大伟

接过我递给他的名片，看了正面看背
面，背面看完了反过来还看正面。

可以改的话，我想改个名字。
大伟瞪眼看着我，问，怎么想到

要改名字？给你取这个名字的人，我
看还是挺有学问的。

自己取的。不，是自己改的。
改名字相当的麻烦哦。
可我还想改。
一个人叫什么名字并不太重要，

重要的是要有大志，要脚踏实地。
我微微一震。
丁远山，远山不是很好吗？大

伟边说边用手比画着，远处的山峰，
水穷云尽处，隐隐两三峰。是诗，也
是画……

名字物语
丁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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